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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SARS之后到今年7月，科技部中国科
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就
中医药防治艾滋病的进展情况开展研究。课题
组在河北固安县、河南省上蔡县和郸城县等艾
滋病疫区进行了七次现场调研，在半年时间内
进村入户走访了近百名艾滋病患者。
调查发现，目前艾滋病高发区均是使用鸡

尾酒疗法，由防疫站负责对愿意检查的人员提
供免费抗体检查，结果为阳性者视为艾滋病病
毒携带者，出现症状后即为艾滋病患者。对患者
再检查CD4＋细胞等指标，在200～400之间者，防
疫站造册后免费治疗。对于病毒携带者，尚无西
药可用。
至调查结束时，官办的中医科研机构和医

疗机构一直没有派人下到艾滋病村为患者诊
治，倒是不少民间中医自动前往艾滋病村免费
为艾滋病人送医送药。但是由于经费问题，不少
人已陆续撤离。经调查，有确凿病例且有名有姓

的，共有七路民间中医，他们是：孙传正，浙江
省东阳孙氏本草中医药研究所所长；王文奎，
北京泰一和中医药研究所主任；莫以贤，湛江
中医药研究所所长；李传和，山东一名村医；
李之焕，广西一家民间癌症防治所所长；李德
敏，湖北清菁气味医学研究所创始人；刘志
明，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两三年来，这些民间中医大夫共治疗约

400名艾滋病患者，一般3～6个月即可临床治
愈。服药时间长的为6个月，最短的仅10天。费
用约3000～6000元，低于一年西药费用。没有
一路民间中医治疗艾滋病的疗效低于 “鸡尾
酒疗法”。

目前，风靡世界的鸡尾酒疗法的有效率不超
过40％，这是国际公认的。而且，鸡尾酒疗法费用
高，即使使用国产药物，每年费用仍需五六千元，
而且患者需要终身服药，不论药费由患者承担还
是由国家承担，这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另外，西药副作用太大，有的患者因此而宁

死也不肯再吃西药。北京佑安医院专家调查发
现，约40％领取免费西药的患者将药扔掉了。此
外，治疗开始时间限制太严、易产生耐药性也是
鸡尾酒疗法的弊病。
因此，多数患者对中医药的认可是建立在和

西药强烈对比的基础上的。像王楼村的患者，几
乎所有人在服用西药之后都出现了明显的不良
反应，主要表现为腹泻、发热、体力减弱、体重下
降、视力减退等，不得不终止服药。第一批服用中
药的患者实际上跟王大川一样，都是抱着“死马
当成活马医”的想法试试看，没想到效果出人意
料。

病人康复的效果如何，医药是重要的一方
面，但医药之外的因素也不能忽视。王文奎告诉
记者，治疗效果除了与医生诊断准确、用药正确
有关外，与病人的经济状况、生活条件、心理状况
都有相当大的关系，他的两位病人便是鲜明的对
比。
两位病人均为男性，老伴均已去世。一人儿

子孝顺，每月还给他零花钱，他心情好，精神好，胃
口好，隔三差五买点鱼、鸡来吃。于是CD4＋细胞呈
直线上升状态，3个多月升到了300多。另一人的儿
子在外打工，不回来看父亲，也不给父亲钱，还认
为父亲得了这个病丢人，看不起父亲。结果，病人

整天生气，流泪，觉得活着没意思，于是治疗效
果不好，最后他干脆拒绝治疗了。

40岁的黄某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家里
很穷，连房子塌了都没钱修，一家七口人挤在
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里，十多岁的女儿换
衣服都要去厕所。这样的生活压力，使得她整
日愁容满面，治疗效果自然也就不会好。
王大夫说，给这些人看病真是很难。俗话

说，三分治，七分养，但他们承受着巨大的生活

压力，有能力“养”的人只是很少一部分。31岁的刘
某治疗效果很好，于是他就出去包工程，由于怕人
知道有病，因而不敢吃药，而且工地上各种事情都
要他费心费力，又要惦记工程进展又要操心工人们
的工资，因而吃不好睡不好，结果病情出现反复。王
大夫痛心地对他说：“你原来治疗效果那么好，干嘛
那么着急去挣钱？ 刘某没有说话，但脸上的表情很
无奈。”
对于广大农村患者而言，就算没有艾滋病，贫

困也是他们最重要的生活问题，艾滋病无疑又给他
们本已沉重的担子上增加了份量。而要担起这副重
担，仅靠医药救助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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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路民间中医在河南治疗艾滋病的疗
效这样好，但他们能在“前线”坚持多久？
从2003年4月开始，王大川多次到县里

去反映，他对县里的领导们说：“不相信事实
不中！”他希望政府想办法让患者早一天服
上孙医生的中药。而县里也很无奈，因为这
种药没有取得批号。
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些药全部是医生自

己掏腰包。对于患者来说，西药和中药都是
免费的，当然是哪个效果好就吃哪个。但是，西药
是国家提供的，中药却是医生自己掏钱。而个人
的力量终究是微弱的。七路民间中医中，王文奎

大夫是受科技部课题组的委托，有一些经费支
持，即便如此，他个人仍然为此付出了近20万元，
而其他几路民间中医的境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费用只是困难之一，其他困难还有很多，比

如王文奎承担的项目，实施得就不是一帆风顺。
首先，进入艾滋病村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按

规定，艾滋病患者必须在国家指定的医疗机构进
行治疗。而这些医疗机构没有一家是中医院。如
果王楼村不是河南省科技厅的定点帮扶村，王文
奎根本就无法进入这个村开展艾滋病治疗。邢怀
明证实，并不是谁想治疗艾滋病谁就可以上的，

“我们得审查他的资格”。获准进入后，先期的
食宿费用都是王文奎自掏腰包。为省钱，他们
在周口市租住了三个月的民居。而这次来周
口，他们一行受到了周口市政府有关部门的热
情接待，吃住行都不用自己花钱。王大夫说，这
是用疗效一点一点堆积起来的成果。
其次，按有关规定，王楼村的村民们享受

看病不花钱的待遇，打针输液也是免费的。但
是，不花钱却不包括中药，如果请卫生所的中

医大夫开方子吃中药，就得自掏腰包。因此，村民们
就是得个小感冒也要跑去输液。王文奎说，如果中
药也能免费的话，请卫生所的大夫随时开些小方子

进行调整，效果会更好。
另外，王文奎的身份也是个问题。虽然深受一

些中医大师的赞赏，被新中国首位卫生部中医司
（建国初期卫生部曾设立中医司，后分离出去成为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司长吕炳奎和广州中医药大学
教授邓铁涛收为弟子。在他拜邓铁涛为师时，卫生
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佘靖也在场，但
是，没有执业医师证的王文奎在他的家乡河南却难
以被“正规医疗机构”认可。
王文奎告诉记者，在广东，他得到的承诺是：你

只管搞你的业务，其他一切问题我们都给你解决；
在河北，合作方给他办好了一切手续，还购买了上
百万元的仪器，只等他去主持项目研究；但在河南，
他的身份却一度成为项目继续进行的障碍。幸亏周
口市市长特别支持他，要求相关部门给他解决这个
问题，工作才得以继续。
想起这些，王文奎很是难过，他说自己几次萌

生退意：“我要是不来这里，踏踏实实呆在北京，或者
去广东，或者去河北，都比这里要舒服很多。”身为河
南人，想为家乡做点事，但“怎么想怎么觉得这事没
法干”，王文奎流着泪对记者说。
王文奎遇到的困难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七路

民间中医中，有一半的人虽然一辈子行医，但至今
没有行医执照。但是，即便背着“无照行医”的罪名，
他们仍然要到“前线”去救助病人。中医药发展战略
研究课题组负责人、中国科技情报所研究员贾谦
说：“他们完全凭着一颗中国人的良心，为的是要证
明中医能够治疗艾滋病，为的是要给中华民族争口
气！”

本版主持人：张建国
本刊美编：耿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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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下属的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做了12
年的中医药发展战略课题研究，在引起不少人不满的
同时，也获得了科技部甚至国务院高层领导的肯定和
支持。记者曾经问课题组负责人贾谦：为什么科技部
会支持这样的研究。贾谦说，探索什么样的科学技术
用于百姓的健康最有效最实用，是科技部的责任。
关于“中医究竟科学不科学”的争论已经持续了

很久，一些人提起中医便会不假思索地下结论：不科
学！而当这些人患了病，在西医技穷的时候，也会抱着
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去寻求“不科学”的中医的帮助。
其中原因，值得深思。
中医与西医，各自都在自己的岗位上救死扶伤，

而且都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总是

有一些人，一些思潮，多年来热衷于争论，总想把中
医西医分出个“优劣”来。这样的学术之争对于病患
者来说，恐怕没有意义，对于正在病痛中挣扎的人，
疗效才是最实际的。艾滋病患者们强烈要求吃中药
的现实，就是很好的说明。
一门发展实践存在了几千年的学科，要想判断

其科学与否，是需要大智慧的，是需要科学本身的进
一步发展，才能解答的。就拿眼前来说，中医的实践
有效，人民需要，就已经回答了这个“科学与否”的问
题，还用不着我们引经据典拿中华民族的繁衍和昌
盛来说话。
就像关于社会主义的实践与探索，“左右”之争、

“社资”之争将近30年，国运将倾，民生困顿，总设计
师邓小平同志以 “不争论”、“实事求是”、“白

猫黑猫论”的智慧，把中国引出迷途，使社会
经济获得巨大发展。

在这里，我们倒觉得，应该争论的是科学
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是保障人的生命健康，还
是仅仅停留在对模式的研究上？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清了这

个问题，中医是不是科学的问题，中医该怎样
研究的问题，中医该怎样继承的问题，就都不
难解决了。
保障人类的健康，是中医也是西医的目

的，并没有任何冲突。引起目前冲突的根源，
应该是偏见，利益和无知。

“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专家王文奎在河南省郸城县农村为艾滋病患者看病。 金亮 摄

历尽颠簸，汽车终于进了
村，拐了两个弯，车停在了村卫
生所的门口。王文奎推开车门，
清冷的空气扑面而来。在瑟瑟
冷风中，院子里已经站了二十
多个人，看到王文奎，他们都迎
了出来。
王文奎进屋后还没坐定，

便已被病人们围了个水泄不
通。
这是12月11日上午，王文

奎大夫和他的助手张红霞一起来到河
南省周口市郸城县城郊乡王楼村，给
这里的艾滋病患者看病时，随行记者
看到的情景。
王文奎是北京泰一和中医药研究

所主任，受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
研究所“中医药战略研究” 课题组委
托，在王楼村用中医药开展艾滋病治
疗及相关研究工作。这项工作从今年3
月开始，半年多以来，前面描述的情景

每个月都要重演一次。每次来村里，郸
城县卫生防疫站副科长邢怀明都会随

行，帮王文奎大夫发药。

王楼村是河南省38个 “艾
滋病村”之一。邢怀明介绍，该
村2000年开始有人因“怪病”而
死亡，连续死了二十多人，怎么
也查不出是什么病，这引起了
村里人的恐惧。后来有的人到
省里看病，被确诊为艾滋病，人
们这才知道，原来那二十多个
人也都是死于艾滋病。

2001年6月，周口市防疫站
派人到王楼村进行艾滋病初

筛，发现了六十多名感染者。2003年，
防疫站又对全村所有人进行了检查，
发现共有112名感染者。2004年3月，王
文奎受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 “中医药
战略研究”课题组委托，开始在该村用
中医药开展艾滋病的治疗。到目前为
止，全村共有60多人在服用王文奎的
中药，而服西药的只有4人。
看完了病，不少人不愿意走，在人

群后面转来转去，想跟王大夫多聊几

句。但是人越来越多，邢科长不得不出
来干预：“看完病的就走吧，别在这呆

着了，屋子太小⋯⋯”

“我现在已经好了，
我们村73个病人也都治好
了，村里村外到我家跟我
说想吃中药的不下五百
人。” 说这话的人叫王大
川 （化名），今年 50岁，
河南省上蔡县邵店乡石佛
村村民，2001年他被查出
感染了艾滋病，2002年 1
月 18日开 始 服用 中药 ，
2002年2月24日检测表明，
HIV （艾滋病病毒） 抗体呈阴性。他
成为上蔡县甚至全国第一位HIV抗体
由阳转阴的人。
“孙医生要是早一些到我们这里

来就好了，俺家里的（指妻子） 和她
四个姐弟肯定能活下来！”王大川说。
王大川的妻子华云 （化名） 是石

佛村发现的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她姐
弟五人和王大川都是因为卖血感染艾
滋病的。华云曾经卖了240次血，挣
了一万多元，盖了几间房子。王大川
卖了108次血，挣了六千多元。1999
年3月，华云因病去世，至死也不知
道是什么病。姐弟五人相继死去，给
王大川留下了三四万元的债务。
为了养家糊口，2001年夏天，王

大川到山西太原去做包工头，但是没
过多久，他便开始生病，发烧40摄氏
度，头晕，四肢无力，浑身发痒，口
腔溃烂。在当地医院检查，认为是十
二指肠溃疡、胃炎和伤寒。三个星期
就把苦干了三个月换来的一万多元花

得只剩下一千多元，但是没有一点疗
效，以至于连路都走不动了。11月，
王大川回到了河南老家。回家后，他
被查出患了艾滋病。其后，他的病情
继续恶化，胃疼得吃不下饭，身上的
带状疱疹疼痛难忍，人变得骨瘦如
柴。就在王大川忍受这种痛苦煎熬的
时候，浙江省东阳孙氏本草中医药研
究所所长孙传正来到他们县里，改变
了他的命运。
“那年腊月初六，我记得很清

楚。我到宾馆来找孙医生，那时候我
浑身无力，上楼梯抓着扶手都很费
劲。其实我找孙医生也只是试试看，

反正吃其他药也不管用。
“王大川说。吃了孙传正的
药，王大川第二天就知道
饿了，也能吃东西了。服
药一个月后，几乎所有的
症状都消失了，体重增加
了十多斤。 2002年2月 24
日，王大川到上蔡县卫生
防疫站检测，HIV 抗体呈
阴性！他简直不敢相信自
己的眼睛，防疫站的工作

人员也觉得难以置信。3月4日，王大
川又专门去河南省卫生防疫站性病艾
滋病防治研究所检验，确认HIV抗体
呈阴性。王大川说：“那是我有生以
来最开心的一天！”
在那些服用中药的艾滋病患者

中，像王大川这样治疗效果这么好的
人也许还不多，但是恢复正常生活的
则有不少。
在接受王文奎治疗的60多位病人

中，有23人进行了CD4＋细胞数量的
检测，其中18人CD4＋细胞数量都在
上升，只有5人有下降的趋势。但是
经过调查得知，5人中一人是因为老
伴去世，儿子不孝，拒绝治疗；一人
是将药卖给了别人；一人是在外包工
程，怕别人知道自己是艾滋病患者而
不敢服药⋯⋯都不是治疗本身的问
题。王文奎说，如果能够完全遵从医
嘱，好好养病，90％以上的病人都会
有效。40岁的刘某告诉记者，他服用
西药半个月后开
始 高烧 ，出 皮
疹，一烧就烧了
半个月。服西药
第40天的时候开
始加服中药，服
了20天，什么症
状都没有了。两
个月以后，他的
体 重增 加了 12
斤。记者在王楼
村看到的三十几
位患者，没有一
个人看上去像病

人。

AIDS

王大川康复之后，石佛村
里有73位患者也先后服用了孙
传正的中药。现在，他们已经停
药一年多了，症状都消失了，身
体基本恢复了正常。
救了他们性命的孙传正，

是从2002年开始用自己发明的中药“艾立康”
在河南省上蔡县免费治疗艾滋病患者的，治
疗人数至今已超过200人。这些患者一般用药
3～6个月后即达到临床治愈，其中有10人服药
前后均在北京地坛医院检测，证明指标逐渐
恢复正常，有两人病毒载量已降为零，有的患
者已经近2年没有再服药，也没有反弹。
河南省上蔡县芦岗乡民政所干部林铁祥

替孙传正发药。他说：“据我观察，中药治疗艾
滋病的希望还是比较大，有些在医院治不好
抬回家里等死的病人，吃了艾立康以后，效果
很好，症状差不多在一个月内就没了。”而且，
中医药治疗艾滋病不出现反弹现象，不像西
药要坚持服用，停药就马上反弹。林铁祥发
现，大部分病人服药3个月，停药近2年，现在
身体还相当好，有的还去了广州打工。
在河南用中药治疗艾滋病的医生不止孙

传正和王文奎。莫以贤，湛江中医药研究所所
长，2001年7月～2003年12月，在有关部门支持
下，组成临床专家小组对其研制的“克艾特胶
囊”进行了临床观察，由北京地坛医院负责免
疫指标和HIV 载量的检测。采用服药前后自身

对照，单独使用克艾特胶囊治
疗儿童组、成年组两批患者56
人，均恢复了劳动能力，恢复
免疫指标，停药后不反弹，有
的患者病毒载量已下降到零。
其中包括13例生命垂危的临

终期病人。
河南省上蔡县艾滋病防治救助办公室主

任冯世鹏说，现在的抗病毒药大部分是西药，
但是这些药只能暂时缓解症状，而且一定要
按时按量吃，不能停药，病人只能恢复到从事
轻微劳动的程度。但这些药物副作用太大，病
人头昏、呕吐、腹泻很严重，有些人服药后还
会发烧。“吃中药以后，什么都正常了，小孩还
能正常发育。所以从2003年开始，我们的观念
就改变了：中医药不是补充，而是治疗艾滋病
的曙光。”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冯主任看
到了莫以贤等一批中医师的治疗成果。
看到希望的病人们更是强烈要求推广中

药。郸城县卫生防疫站副科长邢怀明曾经因
为病人找他要中药而不敢上班。因为不给中

药病人就不走。他向病人解释：“中药不是政
府发的，是医生自己赠送的，而医生个人没有

那么多钱，准备不了那么多药，希望理解。”但
病人仍然越聚越多。邢怀明感慨地说：“我是
学西医的，以前发政府的西药，没人把我当恩
人。现在我在做推广中医治疗艾滋病的工作，
患者把我当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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